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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龟峰问禅
尹运中

攸州古城之东，行约三里，有峰独秀，形若灵龟探水，故名

灵龟峰。此地古木森森，幽谷如藏，洣水环流，烟岚相映。春日

鸟鸣山更幽，夏夜听风林涛涌，秋见云影悠悠，冬以此心觉静。

晨钟暮鼓之间，这座自古便享“攸州第一峰”美誉的名胜，宛如

一处遗世独立的人间奇境。

灵龟峰不独以景胜，更以文名。据《攸县城区地名考略》，

早在明末，邑绅刘伯相便于峰顶建元帝祠；坊间更传唐代即有

梵刹驻此。岁月悠悠，灵龟峰早已是一处集山水灵气与厚重人

文于一体的宗教圣地。

行至山脚，先见山门巍峨，飞檐翘角，红瓦灰墙间尽显古

朴典雅。门楣之上，“灵龟寺”三字乃赵朴初先生墨宝，笔力遒

劲。山门扼守入寺要道，气象庄严，令人未入其境，先正其心，

肃穆之情油然而生。

穿过山门，拾级而上，便是天王殿。殿宇重楼叠翠，金碧辉

煌，在蓝天映衬下蔚为壮观。殿前左右，钟鼓楼对峙而立，更增

威仪。殿内正中供奉弥勒笑佛，慈眉善目，袒胸露腹，示现大乘

佛教慈悲宽容之旨；两侧四大天王怒目护法，威震四方；韦驮

菩萨以此镇守，护持正法。

出天王殿，折向东北半山幽谷，便见大雄宝殿庄严坐落。

此处为全寺核心，左右配殿如众星拱月。大雄者，佛之德号也，

意谓佛具大智慧，能降伏心中诸魔，雄镇大千世界。大殿之下，

别有洞天。幽谷之中，碧池映影，曲径通幽，汉白玉栏杆盘绕其

间，石桥飞渡流水之上。

谷底建有广场，平铺大理石，洁净无尘。四周峰回路转，古

木参天，两座廊亭朱墙画壁，翼然临于水边。亭廊间立十八罗

汉像，或闭目沉思，或欠身伸腰，或双手合十，神态各异，栩栩

如生，似在向世人无声说法，指点迷津。

此间景致，尤以古诗碑林为最。三十二方诗碑嵌于崖壁，

其中十方专咏灵龟峰，皆出自明清攸县名士之手。清代知县陈

溥进士出身，其《灵龟峰观涛》一诗最为撼人心魄：“孤峰东抱

大江回，江上飞甍楚阁开。风鼓鲸钟摇海岳，月明蛟窟见楼台。

千林晴霭薰吟履，万壑流云泻酒杯。最是桃花春涨好，惊涛吹

作雪山来。”诗人笔下，奇峰、大江、飞阁、鲸钟与拍岸惊涛浑然

一体，读来只觉胸襟浩荡，气象万千。

若欲穷千里目，须登灵龟顶。沿谷底石阶攀援而上，穿过

葱茏翳日的古木修竹，便至峰巅。此处掩映着一座古老的建筑

群——观音阁。院落三重，依山势坐西朝东，青砖灰瓦，古意盎

然。门悬“威震灵峰”匾额，柱刻清代楹联：“黄云紫雾天张盖，

翠壁苍岩地拥屏”，寥寥数语，写尽此间山水气象。

阁内供奉观音大士，金身璀璨，慈眼视众生。院中香炉终

日烟霞缭绕，与山间晨雾相接。大殿临江一侧，栈道悬于峭壁，

尽头筑有观涛亭。凭栏远眺，洣水如练，苍穹无边，水天一色

处，尘世喧嚣俱寂。

徜徉栈道，听风观水，心有所感。人生如登山，去日苦多，

来日方长。唯真才可通达，唯善方能包容，唯美始得悦心。立于

灵龟峰顶，看江流不息，顿觉心盈正气，烦恼皆忘。这或许便是

此次重游灵龟峰，山水与佛光给予我最好的馈赠。

掩映在葱茏绿意中的灵龟寺建筑群

辛亥风云激荡，南社应运而生。作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文学社
团，南社汇聚了无数热血志士，其中不乏我们株洲醴陵的儿女。然而，
在宏大的历史叙事和璀璨的诗文背后，仍有一些名字被时光的尘埃掩
盖，静默无声。

本期神农周刊刊发《群书检尽知谁是 一纸明时鉴昨非》一文，作
者潜心史料钩沉，像一位耐心的侦探，从吉光片羽中还原了南社湘集
女社员——张庆云的真实面貌。她不只是一行冰冷的“通信地址”，也
不仅仅是名士刘鹏年的眷属，更是一位在烽火岁月中坚守教育与慈善
的醴陵巾帼。

历史的厚度，往往藏在这些看似“无作品”却“有风骨”的细节之
中。让我们跟随作者的笔触，穿越百年的烟云，去重新认识这位从家乡
走出去的奇女子。

群书检尽知谁是
一纸明时鉴昨非

——南社湘集社员张庆云身份钩沉

问耕轩主

在波澜壮阔的南社研究谱系中，张庆云的名字，曾长久地如同一

粒被历史尘埃掩埋的珠贝。

翻开 1995 年版《醴陵市志》，54 位醴陵籍南社社员名单中，未见其

名；在《南社湘集姓氏录》里，她也只是一个孤零零的符号。学者汪梦川

先生曾在《南社词人研究》中将其归类为“无作品、无雅集”的“挂名社

友”。这一冷冰冰的标签，似乎注定了这位女性社员的面目模糊。

然而，当我们拂去岁月的浮尘，沿着史料的草蛇灰线细细寻觅，一

位活跃于民国教育界与慈善界的女性形象逐渐在纸上浮现——她不

仅是南社湘集核心成员刘鹏年的夫人，更是醴陵新式女子教育的拓荒

者，烽火岁月中难童的守护人。

落星田里的草蛇灰线

解谜的钥匙，藏在1936年3月出版的《南社湘集》第六期附录中。

在社友通信录里，“刘鹏年”与“张庆云”两个名字紧邻而列，其后

备注的通信地址惊人的一致——“长沙落星田雪庄”。这处位于长沙旧

城的寓所，不仅是刘鹏年与文友雅集的文化空间，更是其家族生活的

私密场域。在讲究名分与礼教的民国文人圈，共享一处宅邸地址，本身

就是一种无声却确凿的关系隐喻：她绝非普通社友，而是与刘鹏年休

戚与共的亲人。

这一线索，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更深处的历史。

故纸堆中的教育救国

民国版《醴陵县志》中一段仅数十字的记载，为这个名字注入了血

肉：“民国十二年（1923），张庆云复于县城瓜畬坪阳祠，设含英女子职

业学校，以刺绣、编织擅长，得受省款补助。”

简短的方志背后，是一位女性“教育救国”的实绩。彼时的醴陵，风

气初开，张庆云在瓜畬坪创立女校，教授女子刺绣编织的一技之长，这

不仅是职业教育的尝试，更是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虽然县志未点明

其南社身份，但那个致力公益、目光长远的“张庆云”，与那位“雪庄”女

主人，身影已隐约重叠。

“三刘遗集”下的深情互证

真正的确证，出现在对“南社三刘”（刘泽湘、刘谦、刘鹏年）文献的

系统梳理中。

在《南社三刘遗集》所收录的《刘鹏年先生传略》一文中，“张庆

云”三字赫然在目。据刘鹏年之侄刘作枢先生记述，张庆云祖籍福建

永定，随父迁居醴陵，早年即投身平民教育。更令人动容的是刘佛年

之妹刘光年的一段回忆：“为了纪念刘家几位杰出的先人……佛哥

和堂嫂张庆云女士在堂侄作枢和堂侄女白岚的协助下，不遗余力，

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搜集资料编写《南社三刘遗集》。”

至此，谜题彻底解开。这位被误读为“挂名社员”的女性，不仅是刘

鹏年的妻子，更是他文化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与传承者。正如刘作枢

先生所言，刘鹏年一生致力于弘扬国粹，其夫人张庆云给予的“挚诚支

持与充分理解”，应当在文学史上“大书一笔”。

从“无字”处读懂南社精神

考辨至此，张庆云（1899-1993）的一生已然清晰：字琭园，醴陵人。

她的一生跨越了晚清、民国与新中国三个时代。

在南社的星空中，类似张庆云这样的“家属社员”并非孤例。柳亚

子夫人郑佩宜、高旭夫人何昭等三十余位女性，虽鲜有诗文传世，却构

成了南社文化生态中温情而坚韧的底色。

张庆云的价值，远不止于

“刘鹏年夫人”。抗战军兴，她受兄

长张慕先（时任湖南省赈灾委员

会事务协理）之托，在湘南主持私

立儿童保育院，于战火离乱中庇

护流离失所的难童，以慈母之心

践行了南社“忧国忧民”的宗旨。

1993 年，张庆云在北京

病逝。这位跨越世纪的老人，

或许未曾留下传世的诗词歌

赋，但她从瓜畬坪女校的朗

朗书声，到湘南保育院的如

豆灯火，早已用行动写下了

比文字更厚重的篇章。

她的故事提醒后来的研究

者：历史的叙述不应止步于纸

面。当我们读懂了“无作品”的张

庆云，才算真正触摸到了那个时

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温情。

同治十年（1871 年），晚清名

臣、茶陵人谭钟麟主持纂修《茶陵

州志》。当笔墨行至州东八十里

处，这位见惯了江山风雨的先贤，

似乎也不禁为家乡的一抹苍翠所

动容，留下了极为简练却传神的

注脚：“邓阜山在州东八十里，高

不可丈，其上有甘泉佳木。”更是

不吝笔墨，许下了“茶陵胜迹邓阜

第一”的盛誉。

这座静卧于茶陵东部高陇镇

的巍峨山峦，北接攸县，东临莲

花，九渡河如一条碧玉带蜿蜒穿

行于脚下，水陆通衢，气象万千。

它终年云遮雾绕，草木葱茏，不仅

以拔地参天之势涵纳了湘东的万

千灵秀，更像一位沉默的历史老

人，见证了这片土地数千年的风

云激荡。

山川不语，岁月有声。当我们

拨开历史的尘烟，拾级而上，会发

现 邓 阜 山 绝 非 区 区 一 座 地 理 坐

标。从明清文坛的墨韵流芳，到革

命年代的铁血荣光，再到近现代

工业的沸腾崛起——文脉、烽火

与矿脉在这里交织共生，镌刻成

高陇乃至湘东地区不可磨灭的文

化图腾。

灵山秀水：龙匣书香
里的宰相风骨

邓阜山的甘泉，既润泽了满

山的苍翠，更浇灌出高陇延绵千

年的崇文重教之风。自宋以降，这

里书院林立，诵读之声不绝于耳。

山峦环抱之间，孕育了无数科举

英才，而其中最耀眼的星辰，当属

明代“茶陵诗派”领袖、内阁首辅

李东阳。

李东阳祖籍高陇龙匣，虽生

于京师，长于天子脚下，但那份源

自邓阜山麓的灵气一直流淌在他

的血液里。史载其自幼聪颖，四岁

即能与明宣宗对答如流。那是一

个在民间流传甚广的生动场景：

面对身量尚小的李东阳跨不过高

高的宫门门槛，皇帝戏谑道：“神

童脚短。”稚气未脱的李东阳昂首

对以：“天子门高。”皇帝大悦，将

其抱置膝上，见其父李爱侍立一

旁，又出联试探：“子坐父立，礼

乎？”李东阳不假思索地引经据

典：“嫂溺叔援，权也。”这一番机

敏与才情，不仅博得龙颜大悦，更

预示了一代文坛宗师的崛起。

成化八年（1472 年），李东阳

因丁忧奉旨省亲归乡。这是他生

命中难得的归去来兮。他看邓阜

山的云卷云舒，听九渡河的潺潺

流水，挥毫写下“我家龙匣水，滚

滚入南溪”的深情诗句。在那个春

社的日子里，他看到乡亲们杀猪

宰羊、击鼓焚香，祈求风调雨顺，

笔下流淌出的不仅是“杨柳深深

桑叶新”的清新画卷，更是对故乡

淳朴民风的无限眷恋与尊重。立

朝五十年，柄国十八载，李东阳以

“清节不渝”的风骨，为邓阜山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让这座

山沾染了翰墨的清香。

若说李东阳代表了邓阜文脉

的“才”，那么谭延闿家族则诠释了

这里的“义”与“孝”。作为“民国三

谭”的核心人物，谭延闿不仅在政

坛、书坛建树颇丰，其为人处世更深

得湘东文化中“孝义”二字的精髓。

坊间至今流传着一段感人至

深的往事。少年谭延闿被称为“小

三公子”，因生母李太夫人系侧

室，不仅母亲受尽冷遇，连带他也

常遭白眼。母亲那句含泪的训诫

——“你务必懂事争气，方能出人

头地”，成为了他一生的鞭策。为

此，他立下“不纳妾”之誓，以此慰

藉母亲在天之灵。最令人动容的

一幕发生在李太夫人出殡之日。

按旧时陋习，妾室灵柩只能走侧

门。谭延闿悲愤交加，这个平日里

温文尔雅的书生，竟直接趴在母

亲的棺木上，对阻拦的族人厉声

喝道：“今日谭延闿已死，请抬我

出殡。”他以这种决绝的方式，扶

棺力争，终使母亲棺木由正门而

出。这种刚烈与深情，与高陇地区

李、谭、陈等大族“敬山亲水、崇文

重义”的宗族传统一脉相承，共同

构筑了邓阜山深厚的人文底色。

烽火峥嵘：罗霄山脉
深处的红色回响

当时光流转至上世纪二三十

年代，邓阜山的青翠被一层更加

炽热的红色所覆盖。凭借其山高

林密、进退自如的地势，这里成为

了罗霄山脉西麓红军休养生息的

天然屏障，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

的重要淬炼场。

1928年 5月，一场注定载入史

册的战斗——高陇战斗，在此打

响。彼时的邓阜山，松涛与枪声共

鸣，硝烟遮蔽了云雾。这不仅仅是

一次简单的军事对抗，更是毛泽

东游击战思想“十六字诀”的一次

鲜活实践。

让 我 们 将 目 光 拉 回 那 个 烽

火 连 天 的 春 夏 之 交 。红 军 战 士

们 没 有 精 良 的 重 武 器 ，但 他 们

有 邓 阜 山 。他 们 依 托 山 脚 的 乱

石 与 松 柏 为 天 然 掩 体 ，与 当 地

群 众 血 肉 相 连 。敌 军 盘 踞 在 集

镇 的 碉 堡 与 高 墙 之 后 ，负 隅 顽

抗；红军则如山间的猎豹，忽隐

忽现，猛攻敌阵。在九渡河畔的

激战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

不 再 是 纸 面 上 的 理 论 ，而 是 战

士 们 在 生 死 瞬 间 迸 发 出 的 生 存

智慧与战术灵光。

这片土地上的红色基因，是

随着九渡河水流淌进每一个高陇

人血脉里的。1948 年，当王震将军

率领南下支队途经邓阜山时，革

命的火种再次被点燃。邓阜山下

的苍霞、麻园两村，一批批热血青

年闻风而动，他们放下锄头，穿上

军装，毅然投身于解放全中国的

洪流之中。

回望那段岁月，茶陵百姓以

山林为家，视红军为亲。为了给红

军带路传信，为了给伤员送一口

热饭，多少乡亲在反动派的屠刀

下宁死不屈。如今，当山风拂过九

渡河，松涛阵阵，仿佛仍能听见那

段峥嵘岁月的激昂回响，那是邓

阜山最坚硬的脊梁。

铁色记忆：从“乌金”
传说到工业乌托邦

如果说文脉是邓阜山的魂，红

色是它的血，那么深埋地下的矿藏

则是它的骨。在邓阜山的地层深

处，沉睡着亿万年的地质宝藏，等

待着叩响工业文明大门的时刻。

邓阜山的工业传奇，始于一

个颇具神话色彩的开端。民国八
年（1919 年）秋，高陇水头村道人
陈锡麟在瓦子坪兴建清源寺。当
锄头掘开泥土，一种“色黑质重、
乌光夺目”的奇石惊现人间。起
初，人们莫能识辨，疑为天赐“乌
金”。后经省城化验，方知这是珍
贵的稀有金属——钨。

自此，原本寂静的山谷沸腾

了。从最初的长沙士绅包矿开采，

到抗战时期开明矿主周纪勋资助

红军，邓阜山的矿洞里流淌的不

仅是财富，更有民族大义。特别是

周纪勋，在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后，

面对留守游击队的困境，他没有

选择为富不仁，而是主动送去大

洋与军需物资。那黝黑的钨砂，在

那个年代，换回的是革命的枪支

与弹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阜

山真正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

刻”。湘东钨矿在此建立，这里迅速

崛起为一座繁华的“山中城”。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来

自五湖四海的数千名建设者汇聚

于此，邓阜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

业乌托邦。1955 年，矿区由手工开

采转为机械开采，井架巍峨，机声

隆隆。1962 年，时任湘潭地委第一

书记的华国锋同志两度视察矿区。

老工人们至今记得，他在给全矿干

部职工作报告时，情到深处，激动

地站起身来，挥动着双手，讲述长

征经历，鼓励大家：“渡过生活的艰

难，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

那是一段怎样的日子啊？湘

东钨矿不仅有轰鸣的矿井，更有

自己的学校、医院、电影院、灯光

球场。每当夜幕降临，山下是一片

漆黑的乡村，而邓阜山上却是灯

火通明，宛如“小香港”。矿工们穿

着那身沾满油污的工作服，脸上

洋溢着作为国家主人的自豪。资

料显示，1951年至 1980年间，湘东

钨 矿 为 国 家 创 造 了 数 亿 元 的 财

富，那每一吨钨砂，都是新中国工

业大厦的一块基石。

然而，资源型城市的命运总

是伴随着阵痛。经过 60 多年的开

采，矿竭城衰。2002 年，湘东钨矿

在 改 革 开 放 的 大 潮 中 走 向 了 破

产。机器轰鸣声戛然而止，喧嚣的

人群逐渐散去，留下的只有斑驳

的厂房和静默的井架，在风雨中

诉说着往日的辉煌。

旧貌换新颜

所有的终章，都是新的序曲。

当工业的烟尘散去，邓阜山

并没有因此沉寂。近年来，高陇镇

政府拂去了历史的尘埃，开始重

新擦亮邓阜山的名片。废弃的矿

井与厂房不再是荒凉的废墟，经

过修缮与改造，它们化身为诉说

工业文明的博物馆。游客们穿行

在幽深的矿洞中，抚摸着锈迹斑

斑的采矿设备，仿佛穿越时空，触

摸到了那个火红年代的脉搏。

一条串联起“邓阜山—高陇战

斗遗址—湘东钨矿”的精品文旅线

路正在形成。人们来这里，既是为

了凭吊古人的风骨，也是为了缅怀

先烈的英魂，更是为了探寻那段激

情燃烧的工业记忆。

与此同时，生态修复工程让

邓阜山重披绿装。曾经的尾矿库

变为了绿地，九渡河的水更清了。

每逢周末，游人如织，他们在甘泉

佳木间流连，在红色遗址前沉思，

在工业遗迹旁拍照。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邓

阜山，这座见证了进士风流、战地

烽火与工业辉煌的巍巍高山，正

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挺立在湘东

大地。它不再仅仅是一座自然之

山，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它告诉

后来者：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份

耕读传家的文脉、那份敢为人先

的血性、那份艰苦奋斗的铁骨，永

远是这片土地最宝贵的财富。

苍茫邓阜，一座山的文脉
赓续与铁色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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